
姐妹因遗产反目 法官为亲情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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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解：

差距过大，执手泪眼

第一次调解是姐姐主动提出

的， 案子尚未开庭， 姐姐一方的代

理律师打电话给我： “曹法官， 这

个是姐妹俩的案子， 姐姐主要想知

道妈妈的遗产到底有多少， 所以您

看能在开庭前先做做双方的调解工

作吗？ 如果调解不成， 我们再去补

充证据。”

出于对当事人调解意向的尊

重， 我组织了第一次庭前调解工

作。 姐姐和妹妹与各自的代理律师

都到场参加。

“原告这一方要求分得征收补

偿款的四分之一， 大约 70 万元，

这个是根据协议上的金额主张的。

当然征收补偿款实际发放了多少也

希望被告如实相告。” 姐姐这方的

代理人首先抛出了调解方案。

“如果愿意调解的话， 被告愿

意支付原告 20 万元， 双方纠纷一

次性了结， 再无其他争议， 其他的

没必要多说。” 妹妹这方的代理人

回应道。

两方律师发表完各自方案后，

姐姐和妹妹都低着头。 眼看双方调

解方案差距过大， 对案件的事实调

查也因证据不足无法实际展开， 本

想结束庭前调解的我突然发现姐姐

和妹妹在整个调解过程中都没说过

话。 在征求各方同意后， 法庭里只

留下了姐姐、 妹妹和我。 我让姐妹

俩各自从当事人席间起身， 到旁听

席上的长椅上挨着坐下来。

“你们作为姐妹， 已经好多年

没有好好说说话了， 现在撇开案

子， 你俩互相说一下最想说的话

吧， 现在不谈调解不谈钱， 你们聊

聊天。” 我为姐妹俩做了个简单的

开场白。

姐姐： “我们是姐妹， 不是敌

人啊！”

沉默了一会， 姐姐拉起妹妹的

手说： “无论怎样， 你还是要好好

照顾自己， 你身体也不好， 我看在

眼里也很心疼。” 妹妹哭着握紧姐

姐的手说： “姐姐你再理解理解

我， 我现在真的很困难， 我要经常

去医院， 老公失业加脑梗， 孩子上

学还需要很多钱……”

姐姐听完， 也开始哭了。 “我

就是想知道最后的遗产到底有多

少， 我大你 12 岁， 原来你什么事

都跟我说， 现在你什么都不告诉

我。 你跟妹夫说， 我们是姐妹， 不

是敌人啊。” 看着妹妹长久的沉默，

姐姐说， “我们还是再各自回去商

量商量吧。”

第二次调解：

互不信任，针锋相对

然而， 从第二次调解的情况来

看， 第一次调解结束后， 双方并没

有商量出好的结果。

庭前会议中， 作为被告的妹妹

手指着作为原告的姐姐破口大骂：

“你怎么好意思坐在原告这里？ 妈

妈要是天上有知， 你看她还认你

吗！”

“控制一下情绪！” 我一边制

止着妹妹， 一边担心正捂着胸口的

姐姐。

那边姐姐则开口质问妹妹：

“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妈妈的补偿

款有 300 多万元？ 钱都到哪里去

了？ 你为什么骗我？”

“那些补偿款都是分给我的， 妈

妈一分都没有， 怎么就是遗产了？ 你

为了钱连亲情都不要了吗？” 妹妹愤

怒地回答。

眼看两姐妹越吵越凶， 我马上制

止了姐妹俩， 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

换。 姐姐把调取的银行账户明细、 征

收协议摔到桌上： “我本来觉得你说

自己困难， 是想多留些给你， 结果你

说补偿款都是你的， 我问了律师， 根

本就不是！ 就算你是同住人， 妈妈的

遗产还有 180 多万元， 你想用 20 万

元就打发我？ 你当我是姐姐还是要饭

的！”

妹妹一下子站起来： “你别诬陷

人， 补偿款就是给我的， 妈妈都去世

了， 我给你 20 万元还是出于仁义。

妈妈本来就没有遗产， 就算有， 你从

来没有照顾过妈妈， 一分钱也拿不

到！” 第二次的调解伴随着庭前会议

的结束， 再次以未果告终。

庭前会议结束后一周， 姐姐申请

查封了妹妹名下的房产， 正式开庭时

便有了开篇双方针锋相对的一幕。 开

完庭， 我开始着手写判决书。 与别的

案件不同， 这个判决书每写一段， 我

眼前就浮现出第一次调解时的画面。

那是个闷热的下午， 在旁听席的

长椅上， 两双紧紧握着的手和低低回

荡的抽泣声。 亲情、 不舍、 同气连枝

的感情， 姐姐“长姐如母” 的爱护，

妹妹卸下伪装的依赖……这些让我一

再疑问， 这起案件就这样判决结束了

吗？ 亲姐妹之间是否还有调解的可

能？ 我是不是该再努力试一次？

第三次调解：

为了亲情，再试一次

判决书制发前， 我的内心久久不

能平静。 我又一次尝试拨通姐姐一方

的电话。

电话刚拨通， 姐姐方的代理律师

就说： “曹法官， 你的电话我都认识

了， 这个案子你做了非常多的调解工

作， 如果双方当事人是为了钱打官司

还能谈方案， 可现在姐姐就是觉得太

伤心了， 她本身身体也不好， 不想再

因此被影响情绪了。”

我告诉对方：“就是为了姐妹俩的

亲情，我想再来试一次。如果你们不想

提方案，那再听听对方的方案行吗？ ”

“曹法官， 如果你真的还想试一

次，就让对方提方案吧，我们听听看。

但如果还是最初 20 万元的方案，我们

就不调解了。 ”姐姐的代理律师说。

挂断电话， 我又联系了妹妹的代

理人： “我是曹法官， 这个案子准备

要判决了， 我想再来听听方案。”

妹妹的代理律师告诉我： “法

官， 妹妹这一方不是不想给， 是真的

没有钱。 姐姐一定要一次性支付就是

故意刁难我们， 妹妹拿不出钱来怎么

调解？”

“那可不可以尝试分期呢？ 我们

再调解试一次， 当事双方毕竟是亲姐

妹，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想调解矛

盾， 这也是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感

情。” 我提出自己的想法。

“要说感情的话， 妹妹确实也没

到绝情的份儿上， 分期的方案我再问

问看。” 妹妹的代理律师也愿意再做

努力。

怎么分期、 怎么支付、 怎么确定

每期的金额和支付期限……接下来一

周的时间里， 我不断拨打两方电话，

转述对方的调解方案。 最终， 调解方

案基本确定。 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

下， 我组织了在线调解。 这次调解，

姐姐和妹妹都没有上线。 双方代理律

师快速地确定了调解最终方案。

闭庭时， 两方代理律师同时对我

说： “姐姐 / 妹妹让我跟您说声谢

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姐姐的代

理律师又说： “姐姐让我转达一下，

妹妹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妹妹的代

理律师则叹了口气， 说： “我转达给

妹妹， 相互谅解吧。”

关掉在线庭审的电脑， 我把调解

书交给书记员校对， 然后在自己已经

完稿的近 5000 字的判决书拟稿前加

了“作废” 两个字。 我的书记员笑着

说： “你又白写了一篇判决。”

我笑着说： “为调解事业‘献

身’ 的判决书， 虽废但无憾。 何况这

次， 还是为了亲情。”

（承办法官： 曹钰， 虹口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三级法官）

□ 曹钰

“法官， 我母亲才去世几个月， 原告作为大女儿竟然在抖音视频中穿红衣， 她凭

什么能分得遗产？” 庭审中， 妹妹的语气中满是愤怒。

“法官， 我认为被告有隐匿遗产的情况， 请求对其少分或不分！” 姐姐不甘示弱

地反击。

这是一起有关遗产的纠纷案， 原、 被告是一对相差 12 岁的姐妹， 姐姐认为妹妹

隐匿父母遗产， 愤而起诉至法院， 妹妹则控诉姐姐在母亲生前未尽赡养义务， 去世

后更是不守孝道。 庭审中， 姐妹俩越说越激动， 妹妹作为被告不停地指责姐姐连母

亲葬礼都没有出席； 姐姐则一边解释自己当时在住院治疗， 一边又责问妹妹为何不

商量母亲遗产分配的问题。

这起关于遗产分割的案件， 先后经历了三次调解。 每一次， 都让我印象深刻。

“再试一次”的调解

与“作废”的判决


